三教六談      ( 此乃陳耀南教授以其所信之基督教來評儒釋道三教 )
中華文化的主流思想-------儒家
中國傳統：重視倫理，強調道德，這是儒家思想。許多華人相信「人性本善」，以為一切有「良心」作主便夠，這也是儒家思想。前者與《聖經》的教誨相合，後者卻帶來驕傲，使人抗拒福音。
甚麼是「儒家思想」?
「儒」就是「溫文有禮的讀書人」。春秋時代的孔子(公元前五五一-------公元前四七九)，集前代文化之大成，以技術意義的「六藝」(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)和學術意義的「六藝」。(詩、書、易、禮、樂、春秋，後世也稱為「六經」)教授弟子，並且開展了民間私人講學之風。從此諸子百家興起，而孔子和後繼者曾子、子思、孟子、荀子等所形成的思想諸派，被稱為「儒家」。
從孔子開始，儒家便以唐堯、虞舜、夏禹、商湯、周文、武等人物為「內聖外王」的典範。至於周初那位關鍵性的大政治家周公，制禮作樂，以倫理道德表現人文精神，更是孔子夢寐欽佩的人物。孔子指出：人之所以為人的核心理念，就在道德價值自覺，稱之為「仁」，就是「愛人之心」。「人」包括不忍傷害的「別人」，更包括不想糟蹋的「自己」，所以要「修己治人」，「成己成物」，即所謂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的「忠恕之道」，這些繼「仁心」開展的途徑，孟子認為是最「適宜」的人生大道，所以稱之為「義」。由「仁」、「義」開展交織出許許多多生活儀節、典章制度，是人倫之「理」，也是各人本「分」，所以稱之為「禮」，這就是荀子最努力講求的了。
孟子發揚孔子仁心本性的道德理論，荀子的崇禮研經則啟迪了許多漢代儒者。儒家敬天法祖，肯定人性。注重教育、保存典章、強調名份禮教、態度積極而溫和，在諸子百家之中最適合建設及維持社會，因此在秦朝用法家而速亡，漢初尚黃老道家、休養生息以恢復元氣之後，歷朝政府就都尊崇利用儒家作為統治。儒家典籍被稱為「經」。無數學者在研究儒經，耗費了大量心血。唐朝正式開始科舉取士，經書是考試必讀，到宋代學者，以儒教精華集中於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又從《禮記》單行出來《大學》《中庸》兩篇長文，合稱《四書》。朱熹所撰《四書集注》，從宋仁宗恢復科舉之後，到清末廢科舉，將近七百年間，成為考試根據，全國精英循之以入政府，政府上下用之以統治。所以。二千多年來，儒家思想就成為中國文化主流了。
儒家以心性(仁)為主宰，建立道德倫理網絡，以表現人文精神，其主張雖多，學說雖繁，可以《中庸》開端三句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和《大學》全篇系統，所謂「三綱領」(明明德、親民、止於至善)、「八條目」(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)加以統括。儒者以此兩篇配合兩大宗師語錄的《論語》《孟子》，合為《四書》，確有精要之理；而儒學之不足，與必需基督福音作為成全之處，亦可以循之探索。
儒家的要義與不足
《中庸》一開首，說「天命之謂性」，人性良知，出自命運和義理最高根源的「天」------這個「天」，創造萬物，主宰萬事，為甚麼賦予人類心性與能力，對人如此厚愛？可惜傳統儒家沒有繼續向山舉目，向天仰首，否則便對《詩經》、《書經》早已顯示的「上帝」，多點了解。
還有：所謂「粹然至善」的「天命之性」，除了「來源」之外，還有「能力局限」的問題。儒者如果能夠實事求是，如使徒保羅般坦率誠懇，承認「立志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」，就會謙卑------不單是為了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」而功利地謙卑。謙卑，是因為人本來不配；更不應當驕傲狂妄，榮耀自己。
《中庸》第二句，說「率性之謂道」，從人性良知出發，開展「五倫」之道：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所以稱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為「五常」-------恆常的美德，又有四維(禮義廉恥)八德(忠孝仁愛信愛信義和平)等等綱目，如大學所謂：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，這是「明明德」的工夫，然後影響他人，齊家、治國，即所謂「親(新)民」，最高境界是「平天下」，這便是「內聖外王」的「止於至善」了。這整套理論與實踐，便是《中庸》第三句所謂「修道之謂教」。
《中庸》內文，因此提出「誠」「明」兩個最重要理念，「誠」是真實的本體，萬有的根源，所以說「不誠無物」。「明」是使天性光輝得以顯現的人為努力，因誠而有明，由明以顯誠，所以說「誠則明矣，明則誠矣」。
儒家之學，扼要來說便是如此，許多地方都符合《聖經》人倫道德的教訓。最不足之處是：對獨一真神的純真至善、完美和對人類的監臨愛護，對人性的軟弱墮落，對罪惡的本質，以至對人類作為上帝兒女的平等，都缺乏足夠認識。因此，以「本心之仁」而並非「上帝之愛」為原動力，所謂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」，就無法有效開展，而只停留在親朋小圈子的偏私之愛；所謂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，也只成為從未落實的偉大空話。最顯而易見、毒大禍深的，就是對最高人間權力的無法制衡，所以有特別悠長的君主專制；以陰陽尊卑理論將男女評分高下，對婦女教育與仕進的平等權益長期抹煞。至於纏足的野蠻陋俗，千載視而不見，改革無方，更是文化之恥！

還有：因為重視道德倫理，把所有其他文化環節------知識、藝術、經濟-----等等都置於次位，又沒有「受神監護、為神工作、管理世界、榮耀主名」的普遍信仰，於是弄假作虛取巧以阿媚和欺騙在上當權者的風習，久成傳統，造成「千年古國貧愚弱，一代新邦假大空」的可痛可悲現象。這些，儒家雖然不能獨任其咎，而無力之處，也是顯而易見了。
逍遙的道家
《聖經》說「太初有道」，佛教、中國諸子百家，也無不言「道」，為甚麼老子、莊周之學，稱為「道家」；奉老莊為神仙，混合許多原始信仰方士巫術和儒、佛教義而構成的那個宗教，稱為「道教」？
成型於東漢末的道教，承襲起於西漢初的道家之名(雖則兩者的終極關懷其實有時南轅北轍)。承春秋戰國和暴秦總共四百多年動亂之後，漢初朝野所共同需要的是老子所主張的「無為而治、與民休息」的思想，而他與莊子又以「宇宙總原理」來講「道」，包涵最大，說得最多，所以便被稱為「道家」。
道家的基本思路是：
1、 道，無比偉大，無所不包；
2、 萬物各得「道」的一小部份，所以，個別差異是自然而不可免的，不必、也不能以此代彼；一切高下優劣之分，沒有意義，更沒有好處；
3、 所以，人不配、也不應自勞自擾地企圖有所作為，所謂法律、道德、知識等等，也都沒有真正價值。
老子論「道」，許多迷離恍惚的形容詞，《道德經》第廿五章，聽來有點像《約翰福音》開首所說--------不過，《聖經》中的道，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話語；老子之道，則是一個抽象的哲學理念。前者清楚明白，叫人無可推諉；後者玄之又玄，後人往往用私意小智去附會、穿鑿，甚至認為即是耶和華，預告了基督………等等，其實都應小心分辨，不要做假見證。
莊子以輕靈巧妙的文學比喻，指出一切分別都是相對的，真正的人生價值，不在形軀、知識、法律、道德等等，而在自我的情意。因此，人不要執著於是非善惡、成敗得失、黑白真假之類標準與規範，才能觀賞萬象，逍遙自適。二千年來，道被視為聰明人自我開解的良方，也是怠倦麻木、懶惰疲軟者的最佳藉口。道家哲學不能成就任何其他文化建制，而只造就一種藝術精神──即是無所為而為的美學活動。歷代的山林隱士，以及不少極有感染力的文學作品，如賈誼的《鵬鳥賦》，李白許多詩篇，蘇軾的《前赤壁賦》、《念奴嬌》(赤壁懷古)詞，馬致遠的《秋思》，《三國演義》開首所引、楊慎的《臨江仙》詞等等所表現的，都是典型的莊子思想。與莊子同一時代的孟子，引述孔子指責「鄉愿」(地方上和稀泥式的所謂老好人)，是「德之賊也」，近代魯迅所塑造的「阿Q」，胡適所嘲諷的「差不多先生」，都是這種不問其他，只為生存而生存的人生態度。荀子批評老子「有見於屈，無見於伸」(只見到抑人為而從自然，不知到伸展而有所作為，也是出於人的自然天性)，批評莊子「蔽於天而不知人」、「由天謂之道盡因矣」(只知順應自然，以此為整個真理，而不知到人之所以為人的獨特使命及價值)，都可見儒道兩家立場相異之處。
儒家歸價值於人倫責任，努力開物成務；道家正在這點逃避，以求保存自我，所以二千多年來，儒道互補而並峙，都有待福音的成全。
老子知道「太初有道」，而不知「道與神同在」，「道就是神」，更不知神對人之愛。莊子想慕人心的無礙無滯，而不知人要信靠真主，才有免罪的最大自由，而人最大的平安與喜樂，就在於善用自由意志以為主作工，與神和好。
中國土產大宗教
「儒門釋戶道相通，三教從來一祖風」，唐宋以來千多年歲月，儒釋道三教仍然各有立場而又界限模糊，許多地方相融相混，構成了傳統中國人的心靈世界。佛教來自印度，儒家有若干宗教的職能，而又實在不是嚴格意義的宗教；道家是隱士哲學，只是老莊二子生平恍惚，言語迷離，理念玄虛，容易被人穿鑿附會，特別是神仙之說，匯合了上古以來種種原始信仰，祖先與靈物崇拜、占驗術數、陰陽五行、讖緯符籙、煉丹製藥，配合了儒家的倫理道法，襲取了佛教的三世因緣、輪迥業報，以至偶像、法寶、咒語等等，混雜會合，不斷加入新成分，又不斷裂出新支派，成為一個龐大而多變、建總名稱也空泛而模糊的中國土產大宗教-------道教。
道教正式形成於東漢晚期，有「太平道」、「天師道」等流派，形成「丹鼎」、「符籙」兩系，都以追求現世肉體福樂為吸引；經魏晉南北朝，與佛教爭奪信徒而大造經典。至唐代與李姓王室互相利用而大盛。老子被尊為遠祖，尊稱「太上玄元皇帝」，莊子則是「南華真人」。許多皇帝以至公卿大臣都食道士所煉的丹，以縱慾求壽，於是每每中毒而死。由王室到平民，不少婦女受符籙而為「女冠」(女道士)，例如玄宗(且看這廟號)之妹和「媳婦兼妾侍」的楊玉環貴妃-------就是極著名的白居易《長恨歌》所謂「其中綽約多仙子，中有一人字太真」的那位了！
北宋以「大中祥符」為年號的真宗，和被稱為「道君皇帝」的徽宗，都是著名的道教信徒。元代北京白雲觀全真道，南方江西龍虎山張天師，都廣受崇信。又有湖北武當，江蘇茅山，都是道教重鎮。明朝禮遇大減，清乾隆以後，革除天師封號，民國北伐，軍隊就曾逐之而下龍虎山，變回平民了。
當然，民間的拜讖超度，某些知識分子不知是出於好奇抑或「反利用」的扶乩誦咒之類，還是所在多有。不了解道教，就不了解中國人，特別在中下層社會。東漢以前的種種民間信仰，匯成道教，與佛教相爭相融二千年，又裂出無數民間秘密信仰。道教的理論與神靈架構，都極其龐雜而混亂，並不為耐思想、求甚解的學者而設，而是中國老百姓屬世、功利、人本、樂生……等等性格的集合與反映。大家留戀人生嗎？道教有氣功、導引、按摩、打坐、練劍等等以上百種修練長生之法。大家貪愛男女之歡與子孫？道教講壯陽、採補、房中術，大家想升官發財？道教提供了許多神靈、魁星、文昌帝君、財帛星君、福祿壽三星等等，供大家豐儉由人地祈願膜拜。大家想昇仙嗎？道教有辟穀、煉丹、尸解……種種說法，信不信由你。大家想有特異知識與功能嗎？道教有扶乩、拔除、齋醮、壓勝……總之，應有盡有，老百姓生活，種種需求與壓力，可以滿足與消解了罷？
簡言之：道教信仰多神甚至泛神，神由人甚至其他生物死後而變，以行為稱義，又採納了業報、輪迴等等說法，以燒丹、煉藥、畫符、祈禳種種手法，尋求長久的此生和福報的他生，這些都是與基督教絕不相容之處。
所以，幾乎所有宗教特質的方面，兩者都恰恰相反。至於關心重視倫理善行，品德修養，這是所有稱得「正派」的宗教之所同，不能說是作為信仰的核心所在。我們要問的反而是：為甚麼人類會有良知、能有良知？更重要的是：人的良心、自律，為甚麼常常軟弱不是，並且各行其是，變成自大、自私、驕傲、嫉妒……等等罪惡？人是不是可以靠自己得救？這些問題，不能回答的又豈只道教，甚至不只佛教、儒家，而只能仰望全能的真神了！
十架與蓮花
向華人傳福音，佛教是最大的對手。佛教與基督教、伊斯蘭教並列為世界三大宗教，以中國為第二故鄉。二千年來，佛教是中國最大的宗教，對中國語言、文學、藝術、哲學極有影響。而除了所有高級宗教都相同的戒殺戒貪、不淫不盜、孝親敬長之類善行規範外，從禮節儀軌到基本教義，佛教都與基督教大相殊異，甚至相反。
顯而易見的：
一、佛教徒(尤其是專職傳教者)以剃度獨身之出家為高；而基督教《聖經》無此規定。
二、佛教多造偶像，供奉敬拜；而基督教視為禁誡。
三、佛經極為繁雜，而《聖經》穩定一冊。
深入教義層次：
1、 佛教講自我解放本心，脫離煩惱；基督教要信仰順服超越而外在的獨一真神。
2、 佛教以一切事物為內因外緣所生，心識迷幻所起；基督徒相信萬有都本於、倚靠、歸榮耀於真神。
3、 佛教講眾生有佛性，可以肉身成道；基督徒相信神愛世人，為救贖而道成肉身。
4、 佛教承印度教而講六道輪迴；《聖經》則說一切各從其類，都是上帝所造。
5、 佛教認為心念無明，貪迷假象而致煩惱痛苦，所以要捨離世界之所累；基督教並不以此世界為最高價值，不過神造萬物本為美好，人類受託管理世界，雖因始祖犯罪而失序，幸賴上帝道成肉身，救贖重生，所以仍然要壽世益人，榮耀上主，直到基督再臨。
6、 佛教起初強調「自力」，個人憑本心覺悟而得救；其後更講「衪力」，兼信阿彌陀佛、彌勒佛的拯救，以至他人的「超度」、「迥向」，本身的修行為善，更有功德。基督教則以「得救本乎上帝的恩，也在於門徒的信」，至於良好行為，乃是信心的果子，本身並非可以矜誇。
7、 佛教以蓮花象徵離污生淨，基督教用十架表示赦罪得救。
印度釋迦牟尼，時代稍先於孔子，在婆羅門教的背景下，另創佛教-------就是「佛陀」(覺悟者)之教，基本精神是將世界化為感受對象。生老病死，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所求不得……一切無常，一切不由自主，所以是「苦」。苦的原因在於不斷此伏彼起的眾多慾望、名之為「集」。如果心念覺悟，一切煩惱痛苦就會消失；這就是「滅」。而圓滿寂靜(「涅槃」)，就要講究修行之「道」了。苦、集、滅、道，是佛學的四大綱領(「四聖諦」)，生命歷程的真相，就在三世(過去、現在、未來)的十二因緣(以「無明」始，然後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、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，然後又再「無明」)不斷重演。解脫修行之道，就在八個正確途徑(「八正道」-----語、業、命、念、定、見、思維、精進)和三種學養(「三學」-------學戒律、修禪定、開智慧)。這是佛學最基本的道理。
釋迦牟尼之後，佛教發展、分裂。教義方面，分「空」(強調一切存在都沒有自主性)、「有」(強調事物之理的實在性)兩系，規模方面，分「小乘」(自了煩惱)、「大乘」(普度眾生)兩個階段。後來大乘在印度漸漸衰微。小乘南傳到緬甸、泰國。大乘北傳到西藏成為密宗的喇嘛教。佛教到了黃河、長江以至粵江流域，就更成為傳統中國最大的宗教體系了。
對佛教的質疑
東漢初年，佛教入華，從漢末經魏晉南北朝四百多年政昏世亂，許多人信從了佛教對前世今生的解釋和來生的應許預言，到了隋唐，就發展到頂峰。中間雖然經過幾次政治打擊(所謂「三武一宗之禍」)，不過禪宗、淨土兩派，在宋、元、明、清幾代仍然傳衍不絕。禪宗主靜坐思維、靠自力而明心見性；淨土宗誦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(歸依無量光輝長壽的覺悟者)依他力而解脫在「天、人、修羅、畜牲、餓鬼、地獄」六道輪迥之苦。兩宗本來各執一端，到後來就匯合發展。晚清以來，又有入世意味較多的「人間佛教」，以應付時代挑戰，並且也努力吸引歐美人士的注意。
佛教在宋元以後，事實上已經漸趨衰落。「以萬有為虛幻」、「以捨離世界為旨歸」，這些基本教義，從傳入中國以來，就不斷被人以常識、天性和儒學來批判。道教一方面襲取佛家若干經典理念，模糊了兩教的界限；另方面又用種種現世肉身的滿足，爭取了許多信眾。到基督教第四次入華，聲勢浩大，義理豐富，傳播迅速，有些領導佛教的人，也就改弦易轍，以求競爭了。
華人世界，在當世幾位著名僧尼努力下，佛教影響力還是不小，普羅大眾，以佛教之因果報應、多神崇拜，寄託此生和他生的盼望；以它的清規戒律，警醒自己遵守道德；而有些知識分子，更以它之名詞、哲理來滿足文化的驕傲；中國人更往往以它補償百年屈辱所失去的民族自尊，甚至揚佛抑耶以表示獨具慧眼、不崇洋媚外、不趨炎附勢。
佛教宗派眾多，名義非常繁富複雜，不過，有幾個基本理念，我們還是可以提出檢討：
首先是「第一因」問題：
佛教講「萬法唯識」、「真常唯心」；唯一真實、永恒的，只有那不生不滅的心。萬事萬物都是因緣和合而呈現，因緣離散而消失，都不外由心而出的種種認識能力的幻化，沒有獨一真神，沒有創造主宰，要離苦得樂，唯有靠自己的心轉迷開悟。
問題是「心」由何而來？一切因緣的規律、原理，從何而立？換言之，是誰設計、維修這部龐大複雜得無可想像的宇宙「電腦」？如果不問根由，一切能夠如此「偶然」、「巧合」嗎？
其次是自心的偏差軟弱無能：
說人可以靠自力得救，就等於說大力士可以執著自己的頭髮而把自己提起，並且永不疲軟，如果包括自己在內的萬有，都是因綠和合而成，那還有甚麼真正的「自力」呢？難怪佛教從來就以多講「衪力」的阿彌陀佛淨土信仰為最大宗派，連最講自力的禪宗也要與之相合了。
第三是心的魔障問題：
佛家講煩惱產生，由於「無明」，是「心不相應」而致，但「心」又是覺悟解脫的原動力，所謂「一心開二門」，既是「清淨」，又是「污染」，如何可以？
第四是業報輪迴問題：
這是印度傳統信仰，而佛教承襲，說天(眾神)、人、阿修羅(善妒好鬥之魔)、畜牲、餓鬼、地獄，六道眾生，因所思所言所行的一切業報而輪迴。且不說「墮了惡道如何還可為善以求回升善道」，以及「世上人數何以總是大增」等這些不能解決的問題，即使一切真實。這個機制是誰設計？善惡升降標準由誰決定、執行？
最後是救世離苦問題：
佛教最動人是講世間之苦，不過，以捨離為解脫，又不能真正令人安心，以二千年來的中國而論：長期君主專制，婦女教育與纏足等問題，既證明儒家的有心無力，更證明佛教無力無心，只是希冀來生而逃避今世，都是聖經《耶利米書》。章十三節所謂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，靠它來救《法華經》所謂「火宅」之災，實在空想！
我們不要再以名目繁多為榮、以本性自力為傲了，太陽之下，人生的空虛、徒勞、無奈，《傳道書》講得已經包括了佛、道兩家的要理：只是那日光之上的盼望與實在，卻只《聖經》才有，請大家虛心看看，想想。
